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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将张琴秋传
李 蕾 杨雪燕

! ! ! ! ! ! ! ! ! ! #$%做着回国的准备

国内风云多变，斗争环境险恶，张琴秋和
沈泽民都有所风闻，回去后他们有重大的使
命，带着孩子，显然是不行的。经过商量，张琴
秋和沈泽民决定把玛娅暂时留在苏联。好在
苏联在这方面有细致而周到的安排，四岁的
玛娅可以进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是专为各国共产党人

和革命者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负责收容和
培养他们的子女。在玛娅之前，儿童院里已经
有来自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西
班牙、美国、日本、朝鲜和中国等 !"多个国家
的六七十名儿童。苏联政府为这些孩子提供
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儿童院里分设托儿所、幼
儿班和小学班，对孩子进行苏式教育。张琴秋
带着小玛娅来到了国际儿童院。一路上，琴秋
不断吻着玛娅胖乎乎的小脸蛋，她无法预测
这一别是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载。
玛娅睁着圆圆的大眼睛问，妈妈，你会来

看我吗？张琴秋说，会的，妈妈一定来看你。那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呢？这里不是挺好玩儿吗？
张琴秋又抱着玛娅亲了亲她的脸，说，是

的，这里是个温暖的大家庭，你要好好听老师
的话。老师走过来，牵起了玛娅的小手，玛娅也
在妈妈脸上吻了一下，举起小手跟妈妈再见。

女儿居然没有一丁点儿留恋的意思，张
琴秋却感到了强烈的骨肉分别之疼痛，但她
却不愿让女儿感觉出什么，于是她强笑着挥
挥手，她的泪只能流淌在玛娅的身后。玛娅随
着老师兴高采烈地走了，张琴秋感觉她生命
的一部分也随之留了下来……
以后的几天，张琴秋做着回国的准备。
她和另一位女同学结伴而行。
回国的行程艰难曲折，她们先乘火车至

赤塔，然后在苏方人员的护送下，徒步翻过一
座不大的雪山，悄悄进入满洲里。由于错过了
当日从满洲里开出的火车，她们在满洲里滞
留下来。
满洲里的黄昏，在寒风中有着别样的苍

凉和萧瑟，处处关门闭户。张琴秋和女伴在街

上无目的地走着，问路无人，投
宿无门。偶有灯红酒绿处，挤站
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女人，见男
客走过，她们格外热情地迎上
去，故意做出摄人的妖媚狐眼。
除此之外，没有在街上游走的

女人，因而她俩的行动，给人一种不同一般的
狐疑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她俩商量，只有去
投奔党的地下交通站。交通站的情况是临行
前苏共方面提供的，但同时也告诉她们，不一
定很准确。这几年满洲里受到日本人的严密
控制，原先的组织也许被破坏了，或者根本就
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要去
自找麻烦，免得惹起不必要的风波。
可是，张琴秋她俩别无选择，在这个陌生

的地方，照这样子游走下去也许更危险。她们
知道交通站的地址，可又不知道这地方在哪
里，路该怎么走，只好寻人打听，这一来，她们
是外地口音，更加引起了怀疑，警察自动地快
步走了过来。一个警察朝她们喝道：站住，你
们是干什么的？她俩回答说是探亲的。
警察问，亲戚住在哪里？她们说，转来转

去，没找到，白跑了一趟。警察问，那你们俩是
什么关系？她们互相指指，那个女同志比张琴
秋年长，就说自己是嫂嫂，张琴秋则说自己是
弟媳。

警察围着两人转一圈，看了又看，又问，
亲戚叫什么名字？
两个人犹豫了一下。在莫斯科她们就听

说，北满这一带不仅遍布中国警察，还有不少
日本暗探，住户都经过严格登记，随便编造很
难蒙混过关。两人低声商量了一下，冒险说出
了地下交通站户主的姓名。警察表示要进一
步核实，便把两人带到了警察局。
拘留对两个人来说，倒不是最坏的事情，

现在她们只担心一点，就是交通站户主的姓
名与先前说的亲戚迁居无形中构成了自相矛
盾，警察还会来进一步追究，怎么办？两个人
又商量了一阵，认为户口登记造册大约只是
近三四年的事，她们就把亲戚在北满的时间
往前推移到七年之前。
那个女同志又说，如果警察再问亲戚的

地址呢？
张琴秋灵机一动，刚才她们一路走来，她

记住了路上一条小街的名称和一个门牌号，
事到如今，就权且以此搪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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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你还振振有词，我们婚姻的
失败，你的意思是责任各占一半？”
“那倒没有。你不是老是说我考虑自己永

远比考虑别人多吗？走到现在，我也看清了这
点，我确实是这个德性！我也看到你为这份感
情、为这个家付出的比我多得多！是，我对不
起你。我想过和以前一样再次请求
你原谅，但开不了这个口。反正还没
有孩子，我们俩唯一的共同财产就
是目前你住的房子。你知道，我需要
这房子，折合市价总价有 !""万，给
你 #""万吧。过错在我，还剩 $%万
贷款由我还掉。你觉得怎样？”都想
好了？李君心中一阵阵凄凉，原来从
大二开始走过的 &%年情爱之路，就
值 &%%万！

汪浩从电脑包里拿出一包东
西，一张纸条。“这是 !%万现款，坦
白告诉你，是我这些年拿的加班之
外的额外津贴与红包，算是私房钱
吧。当初我们的存款都交了首付，这
笔装修款是你父母出的，你替我还
给他们，并谢谢他们。属于你的 &%%

万，我会在最近 $年内分三次付清，这是欠
条，你仔细看看。你的情感和你的青春，我无
法补偿，抱歉了！”原来，李君对于汪浩而言，
根本不是应该相濡以沫肝胆相照的妻子，而
只是一个同居女人！李君觉得这些年和汪浩
的相处就是一场梦，什么甜言蜜语海誓山盟，
都是梦呓而已，醒过来了，什么都没有，什么
都不是！
汪浩走后，肖琳含泪和李君拥抱并咬着

牙说了一句话：“祝贺你，小君。坚强一点，为
这种人伤心不值得，向前看吧。”
李君回到爸妈家，把装修款还给妈妈，张

淑静又暴跳如雷了一回：“凭啥把房子留给
他？让他和那个小贱人逍遥快活呀？小君，不
是妈妈不愿收留你噢！小君，你太懦弱啦！太
可怜啦！”
还是李民儒理智：“瞎激动什么呀？等离

婚手续办好，咱们应该好好庆祝，小君身边有
那样不堪的人，我才寝食难安呢！你不是也常
唠叨么？早散早好！咱走咱的阳关道，他过他
的独木桥。只要小君能开始新的生活，比啥都
好！你就忍一时之气吧！女儿要怎么做，还是

该让她自己做主。”
一个星期后，从痛苦中缓过神来的李君

收到了刘雁荣的短信：“小君：不跟你说抱歉
了！反正一切都无法挽回了，面对现实吧！不
过，我还是为你庆幸，汪浩不是个理想的结婚
对象，我绝不会嫁给他！当然，他也深情款款，
那只是在或许他寂寞或许他需要的时候，一

年多来，我因为迷醉于他这些少得可
怜的温情中不能自拔而伤害了你。可
惜，我和他也走不远。他根本就是个
冷血的工作机器！你的痛苦，我已经
感同身受了。我曾经想用自己的柔情
改变他极端自私狭隘的个性，只是力
不从心了。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了，外
面的天空还宽广得很呢！我最不舍的
仍是我们的朋友情分！当然，我们现
在做不成朋友了。还是祝你幸福吧，
小君，开始你新的生活！”
“下一对！”李君和汪浩同时站了

起来，走向柜台。办事员程式化地看
了明显带着倦容的两人一眼，开始重
复了无数遍的对话。
“都挺年轻的哦，离婚可是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你们都想清楚了？”
“嗯，想清楚了。”“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吗？”“是
的，恋爱 '年，结婚 '年。”
“那么应该和性格与生活方式无关了，婚

姻基础很牢固的呀，怎么会走到离婚这一步
的呀？”怎么会？李君扫了汪浩一眼。
汪浩不耐烦地冲办事员嚷嚷起来：“同志

您能不能爽快一点？是我们离婚又不是你离
婚，磨蹭什么劲呢？是不是每一对离婚的都要
给你讲故事？”办事员对汪浩的这副腔调撇了
撇嘴。过来办离婚手续的都不大会有啥好脸
色，办事员见得多了，也没介意。略带轻蔑地
瞄了汪浩一眼，同情地把手伸向李君这边拿
了有关证件查验。

走出办事处，走下高高的台阶，李君深深
呼吸了一下 !%&&年倒数第二天已经不太新鲜
的空气，至少，这是一口自由的解放的空气。
两人相对站了一会，什么都没说就转身

各奔东西了。李君知道，说什么都是多余。
别了，所有过往的恩恩怨怨，别了，生活

中的“张江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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